
2012年10月13日至11月6日，空间站将为您带来新锐艺术家商成祥的首次个人作品展，展览将
集中呈现艺术家近三年来的代表性作品。商成祥一直以一种稠密，忧伤，审慎和焦愁的态度，

去记录他悬置于内心深处的“非现实的荒梦”。他形容这是一种“使肌理超越了物质和物象的局
限，称为心灵振颤的记录”。

在展览体现的绘画语言的冲突和进化中，凸显了艺术家与日俱增的自信和爆发力。他不断回归

到纯粹的、原始的表达方式上去，密集而肯定的笔触和荒诞却又具体的形象，为我们带来一种

强烈的不安、冷酷的平静。那些废弃的希望被苦心装点的失望裹挟，梦想一路奔向毁灭那不可

遏制的极速征途。

商成祥总是用灰暗的镜头记录他的世界，在日常中剖析暗藏的威胁，制造莫名的冲突关系，对

未来忧心忡忡。如果以事件发生的状态来看，他的作品主要来自两个线索：一个是对未来充满

不安的希望，这也是一种可以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悬浮，能够引起内心共振的东西，但是这种看

似正面的能量又难以直接用言语去交流。另一个是对于往昔世界的专注，似乎是对难以抗拒

的时代步伐一种执拗地挽留和致敬。商成祥说：“始终有一种能量推动着我去反复地思考，这种
无形的精神力在内心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是什么驱使着我们去不断的坚持探索，最终又

在什么地方找到出口？艺术的救赎性力量对应着现实生活的支离破碎和悲剧色彩，如照妖镜

一样，将人们精神上的孤寂和恐惧照的无所遁形。”

也许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追求的终极是虚幻。”商成祥是一位对物件与精神力量的关系有
高度敏感的艺术家，他与日常而不平常的生活接触，沿着自设的精神吸引力法则进行创作，坚

定的放逐希望与梦想，收获了深刻的痛和恒久的爱，也发展了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感知力量。

“荒梦——商成祥2012年个展”访谈

空间站：几岁开始画画的？那会都画过些什么？

商成祥：大概在幼儿园时候就开始画画，当然当时画的是一些简笔画。从小就对画画有感觉，

也是一种本能，就像有些小孩从小就会唱歌跳舞一样，我从画画中也找到了乐趣。还有就是周

围的人会说，这个小孩儿会画画，这也在我幼小的心中埋下了最初的自信。

空间站：有什么事情促使自己报考美院并成为职业艺术家吗？

商成祥：考美院一直是我上大学前的梦想，我知道自己只有走这条路才有成为艺术家的基础。

上大学是我目前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吧。考学的时候家里人都希望我报考环艺设计，将来找

工作会比较容易，父亲在家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像这种重大决定都是父亲说了算，但最终还是

我自己做了油画系的选择，油画系也是我最初的目标。



空间站：学习时有哪些一直喜欢的艺术家和流派吗？

商成祥：我有几个特别喜欢的国外艺术家，培根、基佛、莫兰迪、蒙克等。

空间站：当时上学画画应该很苦吧？拿到全系第一不容易呢。

商成祥：总体来说上学时的苦和现在比要轻松很多。上学时学画画的路我自己总结有几个阶段

吧，考学前学画画是比较苦的，因为每天都画几乎同样的东西，很是机械，基本没有乐趣可言

，同时还伴有考学的重任。不过那时基础打的也很牢；再就是上大学刚开始时候觉得什么都新

鲜，可以接触各种之前没有尝试的画法，尤其我还是表现主义工作室的，那时候觉得画画是美

妙的。上了一年学以后，大部分新鲜劲儿都过去了，发现自己在艺术这条路上太渺小，就是在

班里这么小的范围内都算不上最好的，这让我很苦恼，觉得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也想过放

弃去干点别的。大二的时候就基本上没在画画了，瞎忙活一年多，最终发现自己还是离不开画

画，也只有画画才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认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坚定了要做艺术家的目标。

空间站：觉得自己从哪个系列开始找到自己想要的表达方式的？

商成祥：从最初上学时候的《安全出口》系列我就开始在创作的路上探索，虽然那时的作品还不

成熟，不过也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了一些，毕业创作的那张也是我认为在上学时期最

能表现我水平的代表作。毕业后的《发现》系列是我认为开始慢慢进入状态的一组作品，《发

现》系列后我又开始许多新的探索，这个阶段是比较痛苦的。不断的尝试又不断的自我否定，

这个过程也开始让我慢慢的走向成熟。直到这次展览的作品我认为是目前在我创作中的一个

新高度。

空间站：这次展览都是近两年内的作品，第一次个人展主要想呈现什么？

商成祥：这次展览是我这两年来对自我创作的一个总结。毕业后在创作上经历了许多痛苦的

挣扎，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找答案，就像一个人走在一条陌生漆黑的路上，前方的一切都未知，

只有不断的前行才能找到答案。我的路还很长，还要在坎坷中寻找希望。展览主要想以一种超

现实的视觉体验展开对人生的探讨，在观者接收到视觉冲击的同时达到一种内心的悬浮。

空间站：纵观这几年的作品，你的创作体系还是很明确的，例如你的《Perfect——残破》、《等待
的生命》、《荒梦狂想》和《迷途》系列等。建立这些体系都是有特定环境导向的吧？

商成祥：《Perfect——残破》系列的创作周期比较长，大约一年半。这一开始是我爱人给我的一
个提示，她和我说最近经济比较紧张，我当时就想那就画一个提款机吧，然后再砸碎它，这种

情绪也是源于对现实的无奈，同时伴随着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反击。画了几张后发现《

Perfect——残破》系列积聚在一起可以形成很大的冲击力，之后就开始考虑把它当成一个系
列去创作。而且碎玻璃的纹理很有意思，可以把它看做是抽象素材，能够延展和探讨的空间很

大，可以随着思绪一直画下去。



《等待的生命》组画背后有着我对生命意义的探讨，在这幅画之前我很少思考生命的意义，一

直认为这个题目太大，很难表达。但有一件事触动了我，那是去年4月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好的
高中同学死了，给我的触动非常大。他是病死的，从他第一天查出得病到去世的多半年里，我

几乎每个礼拜都去看他。每次去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坏消息，病情每一天都在恶化。从我第一次

去看他时还和平时一样和我说笑到他不能行走再到不能说话。这个过程让我非常的恐惧。第

一次感到死亡是多么的可怕。他去世的前两天我去看他还和他说一切会过去的，临走时还说

过两天再来看他。当时就心想不知过两天还能不能看到他了。也许真的是有预感，他还是没挺

过去。出殡那天去看他最后一眼，我站在他的尸体旁看着他，突然间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我再也

没办法和他交流了，他从这个世界彻底的消失了。他在我脑中只剩下一片片残影，他在这个世

界上留下了什么？他的意识去哪了？为什么活着的时候就有意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

些问题会时不时出现在我脑中，也许我永远也不可能想明白。基于这些我开始了《等待的生

命》的创作。

《荒梦狂想》系列的画是我认为这次展览中比较成熟的，也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东西。火箭推

进器是人类目前科技的一个巅峰的极致之作，它蕴含了人类全部的智慧，同时也肩负着人类

探索未知的使命。但无论它是多么的伟大，最后也终将变成一具残骸，命运在开始时就已经注

定。这幅作品蕴含了未知与宿命的结合。

《荒梦》系列中的宇航服是没有在公众视野中露过面的，他们只是最终成品的铺垫，画中的宇

航服都有着各自的缺陷而无法完成它们的使命，结果是可悲的，但过程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在

现实生活社会中像这种人也不占少数，画中的花从宇航服中生长出来又慢慢的枯萎，是对它

的一种祭奠。

《荒梦狂想》中的鲸鱼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整个画面把我想表达的忧伤，绝望和无奈都呈现

的比较完整。在我看来许多大型的动物都有它的灵性，它的死亡不只是单纯的结束。其中还蕴

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动物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题材，这种不同于人类的生命无时无刻的存

在我们的身边。他们是《荒梦狂想No.5》 布面油画  215x280cm 2012

完全靠身体的本能生存的生命。在我的想象中站在一头物理上死亡或濒死的大型鲸鱼前的时

候，内心深处会受到的震撼绝不亚于视觉上的震撼。为了完善这种感官我选择在画面里面加

上特别的东西就是声音。一般普遍意义认为画只是视觉上的东西，但我想用一种视觉的表现方

式达到感官和内心的双重震撼。

《谜途》系列的创作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这组画的所有画面都是以一种很长的透视去表现，最终

汇集在一个消失点上。《谜途》系列中的谜我使用的是谜语的谜。预示着在漫漫长路上我们会

遭遇的是一种神秘无法预知的命运，一切的努力只为能解开这个谜团。《谜途》系列也同样是

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写照。只有不断的解谜探索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空间站：听完你对自己作品体系精彩的解析，才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你的所有作品都透着的那

种荒芜、悬浮、不安、滞空的感觉呢！

商成祥：大部分的作品都多少会蕴含着这种感觉吧。因为我喜欢制造这种悬而未决的氛围。我

认为这种悬疑的感觉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而在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自身的潜力。在现代社会中

不安的情绪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内心都会经常出现的，不安的情绪代表着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

大，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是弱小的。作品中带有的这种不安就会触动观者内心敏感的没有防

备的地带，从而使艺术家与观者心灵上产生联动。

空间站：本次的展览作品中，有哪些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有特殊意义的吗？

商成祥：从一开始在美院时的创作主要是学习和模仿阶段，那个时期比较受周围人的影响，感

觉也不稳定，所以那时候的创作也是处于一种单纯的记录状态，重点还是放在画的表面，加入

的内心情绪很少，也不知道怎么把情绪表达到作品里。那时候画看的倒是挺多，但好像受到的

影响一直被隐藏，不是很快的反应到作品上。毕业后慢慢懂得多了，自己主观上可以分辨周围

影响的利弊，有时创作的时候会发现跟一些艺术家有思想重叠的地方，但又无法避免，只能想

更好的方法或超越或避开，这时就会自发的寻求改变，这种改变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改变

，同时继续探索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要在寻找中不断的自我否定，最终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风

格。

《腐蚀的生命》和《陨落》这两张作品我都想用一种人类制造的机械与有生命的大自然结合，做

出一种矛盾的混合体。作品中出现的空调和直升机都是损坏的，一方面我是想用这种破碎与

腐蚀的机械去表现孤独中带有伤痕的情绪，另一方面我又想让大自然的生机与死亡的机器产

生强烈的对比。画面中变形的直升机正如同我们被挤压变形的生活是那么的无助和无力，而

另一张画的空调则是在风雨之后慢慢的开始被腐蚀与消化，预示着生活中人们精神上长期经

受的苦难煎熬。

《你在烦恼什么》中的两幅画都画的是飞机驾驶室，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很难搞懂每个操作杆

和仪表的作用。画面中密集而繁琐的仪表盘就是代表着人们复杂的情绪，而窗外的砖墙则是阻

碍我们前进而不可轻易逾越的障碍，带有天空的海报也许提示着我们梦想与现实的距离，也许

是提示着一切希望也只不过是一场空想等等。这片虚假的天空真正代表的可能只有观者自己

知道。

《荒梦》系列中的坐电椅的人，蘑菇云，牛骨头和碎肉，还有枯树，是我为这张画准备的道具，

通过他们之间不同的组合能表达的含义也是多种可变化的，这样画中蕴含的意义可以更丰富

的得到体现，我也希望这张画能给每位观者带来不同的体验。

《对话》这张作品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通过大海的特殊神秘感可以赋予画中椅子更多的力量。

再加上海与天空中乌云的模糊交际而呈现的混沌感就更能突出体现画面的张力，使观者脑海

里出现无尽的回声。



其实真正的艺术品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带给观者的不只是感官上的享受，其中还蕴含

了艺术家的情绪与智慧，最终作品将与艺术家达到一种合二为一的境界。

空间站：很欣赏你这种对自己每一步的迈出都无比明确与坚定的性格。那你现在是否已经明确

自己的艺术理想和道路了？比如一直继续突破自己的油画创作还是希望更多元的尝试当代艺

术的可能性？有具体规划吗？

商成祥：走艺术的道路早就已经明确，而我也将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油画我认为只是艺术的众

多表现手法之一，我觉得艺术家需要有一颗懂艺术的心和会发现艺术的眼睛就足够了。所以无

论是什么表现手段只要能把艺术家想的东西表达的生动完整，富有生命力就可以了。如果绘

画一直是我认为最能表达我想法的载体，我就会一直画下去。假如当有一天我发现了更好的

表达方式，尝试也是必然的。


